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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竹声过，北风学会了谦虚
几乎是一瞬间，风中的火焰在燃烧
打开红灯笼里藏的酒
一仰而尽的热
让隐隐萌动的春意
借梅花香氤氲于街头

要懂得，对新年有所赞美
赞美含苞待放的梦想
被炮竹编进炸裂声
声声震耳

新年，在自己的心坎上放牧春天
因为我有三两个愿望
一车繁星

放牧春天
刘佳琳

心香一瓣

年味在老人孩子殷切期盼的眼神里
新年的脚步清晰可闻
出门在外的人们收拾心情
踏上返乡归程

年味在大街小巷琳琅满目的商品上
年货洋溢自信骄傲
春联写满喜庆祝福
车水马龙流淌满心愉悦

年味在火车站机场匆匆步履中
这群反季节“候鸟”
当二十四节气驶入小大寒站点
迎风振翅纵横千里迢迢

年味深藏于时光轮回的转角
仿佛一坛陈年老酒
俯身轻嗅，顿觉
春风满面香气悠悠

年味
涂启智

新年的钟声悠扬敲响，
叩开了蛇年神秘的大门。

大街小巷中，
红灯笼高挂像繁星坠尘。
喜庆的光芒，将人间缤纷。

春联艳红，剪纸如生，
新年的故事悄然启唇。

集市里人群如潮海，
喧闹声中满是烟火的爱。
糖葫芦的甜香，诱惑着童真。
孩子们踮脚，渴望那串红晶的梦。

玩具摊前，新年小物缤纷。
拨浪鼓咚鸣，竹蜻蜓欲腾，
泡泡机吹出五彩的幻景。
孩童们的笑声，爽朗纯净。

卖春联剪纸的艺人被围拥，
笔走龙蛇，剪刀舞凤。
吆喝与欢笑交织，热闹无穷。

在这繁华的热闹中呵，
让我们紧紧拥抱新年的深情。

蛇年新禧
曹 欣

火车站一拨又一拨人潮
不顾雨雪，集体酝酿着一种情绪
需要风电的速度，需要盛装的红色
需要一壶酒，催燃火山岩浆的喷涌
需要抽打岁月的一串串鞭炮
回到盆地、渔村或雪岭
齐齐跪倒，在骤然惊醒的山川前

以春天的名义，一些断舍离的物事
扔给料峭的寒风。你看，乱石堆里
拼力伸展笑容的迎春花，正递来缕缕幽香
坐在赶往春天的马车里，杯盏之间
关于爱、种子以及无数朝阳般的愿望
正越过年轮日益高耸的界碑
沿途播撒

春天命名的节日
崔子川

春节，是一场盛大的重逢，拜岁或拜年则是这场盛宴中最温暖的篇章。
让我们开启一段拜年之旅。这不仅是一种仪式，更是情感的桥梁。走进长辈家中，晚辈恭敬行礼，一句真挚的“新年好”，饱含着敬重与感恩，传承着长幼有序的传统美德。邻里间相互登门，笑

意盈盈，简单的寒暄、贴心的问候，让社区弥漫着浓浓的温情。
如今，拜年的方式不断演变，电话里的声声关切、短信中的句句祝福、视频通话里的亲切笑容，跨越了时空的界限。
拜年承载着我们对过去的感恩、对未来的期许，让我们在岁月流转中，紧紧相依，奔赴美好。

正月里，拜年是规定动作。儿时盼过年，
但又怕拜年。那时我才八九岁，到了读书的
年龄，已懂得难为情。到亲戚家拜年，免不了
要吃客情饭，我有些胆怯，放不开手脚。可我
是家中的长子长孙，拜年的角色少不了我。
奶奶早就念叨筹划拜年的事，安排我哪天和
父亲一起去拜年。奶奶平时很宠我，从不轻
易骂我，慈祥而有威望，她的话我不敢不听，
虽然心里不乐意，也要乖乖地听从。

不管怎么说，年还是要去拜的，且是老规
矩了。老家拜年有个习俗，春节三天不出
门。从大年初一至初三，全家团聚一起，不东
走西逛。家家都一样，人人不出门。那年代
村里几乎无人外出打工，都在家里务农，也没
有几人在外边工作，所以拜年的事可以慢慢
来，不用那么急，等春节三天过完再去拜年也
不迟。到了正月初四以后，拜年的序幕才慢
慢地拉开。动作慢的，要到初六七才会出门
拜年，“正月拜拜年，二月铲铲麦”，农谚里描
绘的，正是我老家过去正月里的年景写照。

拜年有程序，先内而后外。内要先拜太
公太婆等祖宗。奶奶说，太公太婆也要回家
过年的，你们要听话，不能太顽皮。我们信以
为真，自然乖巧了许多，表现出很听话的样
子，仿佛太公太婆真的在家里，正看着我们的
表现，吓得我不敢乱说乱动。正月初一那天，
父母亲要早早起床，把上王头的八仙桌和香
几擦干净，将装着米糕、薯花、红枣、粽子、鸡
蛋、饭菜的碟子摆放端正，再点燃香火。大人
先拜，口中念念有词，大凡默念保佑全家大小
平安顺利的祈求，然后轮到我们兄弟祭拜。
那虔诚的姿势，令我肃然起敬，缭绕香火给大
年初一带来一种神圣的仪式感。

拜完太公太婆，接着给爷爷奶奶拜年。老
人似乎早已期待，而我也急于行礼膜拜，心想
早拜早拿压岁钱。小时候给爷爷奶奶拜年的
情景，至今记忆犹新。只见爷爷捋着白须胡
子，手里握着旱烟杆，泰然自若地端坐椅子上，
奶奶也端坐在旁，面带笑容。我先磕头，再行
礼，最后说吉祥话，给爷爷奶奶拜了年。老人
笑着从口袋里摸出一个小红包，放到我手里，

“过年了，这是爷爷奶奶给你的压岁钱，拿着放
好。”我高兴极了。那时的红包只有两角或五
角钱，但于我已是大钱了。父亲的压岁钱一般
要等到年夜饭后或是在守岁时才发。我们拿
到手后，沉浸在喜悦中，一边小心地放进自己

的口袋里，一边盘算着压岁钱的用处。我
忽然觉得，拜年是好事，能赚压岁钱。

母亲的脸上满是笑容，但嘴巴里却是不
住地叮嘱：“你们的压岁钱要保管好，不要弄
丟，将来要买学习用品的。”我们都爽快地答
应着，而心里早有了小九九。苦于买不到喜
欢的玩具，山村供销社柜台里除了几个小气
球外（那时也叫猪尿泡），就别无他物。只好
悻悻而归。压岁钱就按照母亲的要求，原封
不动放在只有自己知道的秘处。

在家过完三天的年，接着就要去拜年。
记得父亲带我去拜的第一位长辈，是我的老
娘。说起老娘，其实是干娘，老家对干娘称呼

“老娘”。叫老娘是当地风俗，带有迷信色彩
和祈愿心理，有些小孩出生后，老是疙疙瘩瘩
不好带，父母就会叫人卜卦，先生就会建议其
小孩叫老娘，成长才会顺利。我出生不久，估
计也遇到此类情况，奶奶便叫人卜了一卦，给
我到柴家认红梅娘为老娘。待长大懂事时，
我已知道自己有了老娘。

大年初四一大早，我就被母亲叫醒，叫我
抓紧吃早饭（那时过年三天早上是吃饭的，平
时没这待遇），等下早点去老娘家拜年。虽已
立春，但还是非常寒冷，我穿着一件棉袄，忐
忑不安地跟随父亲去老娘家。路程不远，一
条不宽的土路连接一条田间小道，石头路面
年久失修，坑洼凹凸。父亲无惧坑洼，大步流
星，把我甩在后头，我边走边看，生怕摔倒，走
到平整的路段干脆小跑紧跟。我手里拎着两
个拜年纸包，一晃一晃，手脚难以协调。邻居
见之，老远就会笑问我：“去哪里拜年？”我有
些羞赧，没有勇气开口。父亲抢先帮我解围：

“去小孩老娘那里拜年。”
老娘的家就柴家地方，靠近路边沿，从路

边往右下方走几步再转两个弯就到。老娘家
的厨房门口刚好朝路，很好找。父亲让我在
门外喊一下老娘。我就站在门口叫喊了两
声：“老娘！老娘！”听到叫声，老娘就笑眯眯
地从屋内出来，迎接我们父子。看到我们，老
娘很是热情和客气。只见她身上围着围裙，
连忙给我们倒水泡茶，又从房间里拿出许多
糕点，有米糕、冻米糖、炒薯片和南瓜籽等，立
即吸引了我的眼球和味蕾。老娘还说：“你们
父子不要这么仔细（意为客气），人来看一下
老娘，老娘就很高兴了，不要破费买东西。”

“你们中午就别走了，在老娘家里吃饭，就是
没什么好吃的菜。”其实我们本来就预备吃中
饭的，老娘这样一强调，就心安理得了。

老爷（叫干爹为老爷）不善言辞，与我们
打过招呼，就坐在柴灶前生火做饭。老娘的

大儿子是老实巴交的农民。他笑着陪父亲聊
天，他的烟瘾很重，旱烟杆与火熜不离手。他
把烟丝添压到烟管枪眼里，双手递到父亲手
上，父亲同样双手接过，把烟管头插进火熜用
力吸了几下，烟丝点燃，冒起缕缕白烟。父亲
抽着旱烟，和大哥聊着家常，那种腾云驾雾的
感觉，顿时让我觉得抽烟是非常有滋味的。
父亲抽完烟后，用草纸洁净了烟枪孔和烟筒
嘴，然后以同样的方式又回敬大哥。一个细
小的敬烟动作，却在我的眼里放大了其中的
含义。这一敬，蕴含着一种朴素的礼仪，一种
互相的谦让，一种相互的尊重。

中午时分，老娘已烧好一桌饭菜。有鱼有
肉，荤素搭配得恰到好处，还有自酿的米酒，经
过温热，倒在碗里直冒热气，香气扑鼻，热气腾
腾。已经这么丰盛了，老娘却还不停地说，没
有什么好菜，莫嫌老娘烧得不好吃，别客气多
吃点。在乡村的餐桌上，菜肴永远是“委屈”
的，哪怕满桌子的菜，主人仍会谦逊地说菜
少。父亲笑着说，菜已很多了，都是好菜啊。
我们都开始动筷子了，老娘却忙在厨房里不出
来，等我们吃了一会儿，她才端着饭上桌，并客
气地对我说，你们多吃点菜，不知这菜对不对
胃口？话音刚落，就往我碗里夹肉夹菜。

吃过中饭，喝过茶水，我们准备返回。可
老娘硬要挽留，说什么也要吃过晚饭才准许
回去。父亲见难以推辞又盛情难却，只好坐
在桌子上喝茶聊天了。我趁大人谈天之际，
就从小门溜出去找邻居小伙伴玩耍。一天的
拜年，就这样在吃喝聊天中结束了。回家时，
老娘还准备好满满的一篮子回礼，是她老人
家自己做的米糕、冻米糖和油炸番薯花等糕
点，还有供销社买来的一包油枣。这是老家
拜年的礼数，大抵差不多，只是数量和礼品不
同而已，必须带回的。看着回礼，喜在心里。
我暗自高兴，拜年真是开心划算的事，不仅吃
得好，玩得也过瘾。大人们几乎都在边说边
笑，看上去谈兴很浓、很愉快。我也和邻居小
朋友玩得很尽兴。中午的饭桌上，老娘还一
个劲地夸我，说我有礼貌很懂事，是个很乖的
孩子，看到老娘很会叫，嘴巴也很甜。把我夸
得脸发红，但听了很舒服。而且，她还会逢人
便夸我的乖，这是我事后才得知的。

其实我小时并没有那么乖，既贪玩又顽
皮，大人的话左耳进右耳出，被父母教训的次
数不少。老娘不知内情，只是一味地夸我，这
不禁让我对老娘产生莫名的好感和敬重。现
在回想，老娘虽然目不识丁，但懂得教育小

孩，且在过年这种特殊氛围里对我大加夸奖，
还是挺管用的。老娘的鼓励，鞭策了我。后
来我就改掉了一些缺点，真的变乖变懂事了。

以后的每年春节，我都会去老娘家拜
年。只不过长大后我就自个儿去了，拜年的
胆量渐渐大起来，拜年的心理也老练起来。
一到门口便大声叫喊：“老娘，老娘，我来给您
拜年了！”后来的礼品丰富了许多，原来的草
纸包逐渐被礼盒装替代了，而我拜年的心态
也渐渐发生了变化，从最初的难为情变为亲
人情，并带着虔诚、尊敬、感恩的心意去膜
拜。每年到老娘家，同样的热情客气、同样的
夸我懂事，温暖着我的内心。我知道，拜年是
对老人的尊重，礼轻意重。后来老娘年纪大
了，身体状况也不好了，我去她家拜年看望
时，她的话里略带着一种委婉的谢绝，她说，
你莫买这么多东西了，老娘也吃不下了，能来
看看老娘就很乖了，我就很高兴了。我听后，
鼻子发酸，心里难过。

你看，她老人家一生就会用一个“乖”字
来夸我，不管你是大人还是小孩，都是一视同
仁，唯你是乖，就是不乖也要变乖了。这是多
么慈祥善良的老娘啊。老娘活到八十岁，才
离开人世，我难过了好几天。没有了老娘的
春节，再无机会给老娘拜年了，再也听不到老
娘说我乖了，我的心里茫然若失。虽然平时
不会经常到老娘家玩，只有过年时才到老娘
家拜年，但老娘低矮的身材、慈祥的脸孔，给
我留下深刻印象，她的音容仍在我心中。此
后的每年春节，我还是会去看望表哥表嫂的，
并给他们送上新年的祝福，直至表哥过世，表
嫂去了外地的儿子家享度晚年。

拜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是人们互相道
贺互表祝愿的方式，是人之常情、人间亲情。
新春佳节，无论城乡，无论远近，人们总会带
着礼品和心意去走亲拜年。那你来我往的拜
年客是正月里流动在城乡的一道风景线。总
之，春节拜年是少不了的礼仪，只是现在大家
都有很多事要忙，拜年形式和节奏变得简单
快捷了，许多人大年初一就出门拜年，一天要
走好几家，匆忙得连“拜年饭”都来不及吃。
前些年我照常会去看看亲戚长辈。如今健在
的长辈渐渐减少，我拜年的机会也慢慢减
少。现时拜年的礼品丰富多样，却又找不回
儿时拜年的感觉了。那个年代年龄，那份虔
诚纯朴，那种亲情感念，还有老娘老屋烟囱里
冒出来的袅袅炊烟，厨房里飘出来的饭菜香
味，是我人生中最为难忘的拜年了。

拜 年
毛长明

拜 年
毛长明

拜岁是春节的重要活动，每到正月初四
上午，我家乡的拜岁大军蜂拥而出，无论晴
雨，路上熙熙攘攘，宛如春潮涌动。

关于它的起源，有说是上古人类与“年
兽”智斗而生发的；有说“岁首朝贺，古已有
之，秦汉以来，乃大盛”；有说是唐太宗为了调
和程咬金和尉迟恭的矛盾，遂倡导新年互拜，
开了一代新风。这些都说明这一传统源远
流长。

东海滨畔温黄平原的人们世代生活在这
一空间，建立了各种姻缘关系，有如这里的河
流纵横交织，弯弯绕绕；而亲戚之间的深情厚
谊有如这条条碧水清澈美丽。小时候春节拜
岁的情景犹在眼前，时至今日，这一风尚的魅
力犹存，就像这里的大地河流。

拜岁指的是亲戚之间的新年拜贺。拜和
被拜者须有主有次、有先有后。女婿对岳父、
外甥对娘舅的拜岁必须要拜在先；而长辈在
受拜后则要“回岁”。拜岁的时间会延续至正
月半。亲戚多的，要拜到十五之后。有民谣
戏称：拜岁拜到月半后，不像乌龟不像狗。

在我的家乡，至少在温岭方言区，初二初
三可不要“轻举妄动”哦，这两天是留给已亡
故的亲人的。上一年家里有丧事的，初二，各
方宾朋会来祭拜，谓之“赶座”，因为是第一
年，也叫“头座”。这日不分辈分大小，亲戚们
都要手提香烛来到亡者的灵堂前焚香跪拜。
不论路途远近，当晚都不得留宿。初三是留
给上上一年有丧事的户吊祭两年前的亡故
者的。

记得我母亲仙逝后的那个初二，门前早
早贴上白联：流水夕阳千古恨，春露秋霜百年
愁。哀怨的气氛中，娘舅家、姑母家等各方客
人手提香烛，在母亲的遗像和灵堂前七跪八
拜，寄托哀思。堂前间不大，香火绵延，烟雾
缭绕。早上一早，几个兄弟预先赶到坟场点
灯，回来又到原停放灵柩的地方跪拜，燃烧纸
钱。有人叫来和尚念经，施“焰口”，超度亡
灵。中午办起了“座酒”，算是风风光光。但
我的思绪在这系列吊唁活动的撞击下，眼前
始终浮现的是母亲的慈爱形象，心中自有万

般愁思，“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物质贫乏时代，拜岁的礼物也简单。包

头是不可或缺的。包头用黄色的“粗纸”包折
成下宽上狭梯形的平顶的包裹，其上贴一个
红纸条，显得美观又端庄。这小小的包头包
裹着我们对一个时代的深深眷恋。包头里一
般放桂圆荔枝干，也有的放红枣黑枣，有的买
不起这些就放蕃莳干，更有甚者，里面什么都
不放，是一个空壳，反正对方回岁时会如数送
回的。

正月里各家各户都会尽己所能招待拜岁
客。如果是“新客”，招待必定要八大碗，参胶
肚采、全鸡全鸭、鱼虾蟹鳖一个也不能少，黄
鱼要东海野生大黄鱼。富裕人家自不必说，
一般人家也得“赶鸭子上架”。如受拜的人家
客人集中到访，也须准备八大碗，但标准可低
些。如一般人家的零星的客人，烫一碗糕、炒
一碗面也可。毕竟拜岁在于互相沟通、互相
祝愿，吃是第二位的。

一年我大娘舅家的表哥来拜岁，母亲烫
了年糕招待。吃到半碗时，室外本来下着大
雪，突然狂风大作，把我家稻秆亭打翻了，
表兄放下筷子，冲到那里，把散乱的稻
秆逐一叠回去，我和母亲
在下面递，表兄在上
面堆，堆好后又回
来吃那半碗早已
冷了的年糕，
但 他 心 里 很
热乎。

最使人
难 忘 的 是 拜
岁 夜 宿 亲 戚
家。尽管当时
住 宿 条 件 很
差，即使路途
很近，也要留
宿，这是最使
人感到温馨的。
我小时候到姑妈
家拜岁就是这样

的。我家在莞渭陈，姑妈家在马鞍桥，是紧挨
着的两个村，只有两里地。那年父亲带着我
和姐姐去姑妈家拜岁，一路上我兴高采烈，觉
得树木都在点头，花草都在欢笑，鱼儿在水中
欢跳。姑妈年里就开始准备了各种菜肴，姑
父还带我们去小山坡上挖冬笋。山间的小
路、竹林都使我陶醉，使我倍感新奇。傍晚时
分，七盆八碗上桌，那鲜笋炒肉、肉皮胶炖栗、
泥鱼钻豆腐的香味一直在我的世界里飘了几
十载。晚上姑妈一定要留我们住宿，并早早
准备了被褥。那晚小山乡的寂静、新被的香
气也常常回到我的梦乡。这种走亲戚的感受
是特殊的、美妙的，留给我一生的记忆。

前不久我专门去了连襟家，试图找回
它。我的大姨住在箬横镇车路村，几十年前
去拜岁时是两间小屋、泥地，屋檐是空漏的，
夜里逢下冻雨，冻雨滴滴答答，还漏到被上，
北风呼啸着从瓦缝中吹进被窝里。后来他们
一家外出经商，赚了钱，将这两间小屋“翻”成
三层高楼。两老住三百多平方米。我在分享
他们住高楼的同时，也把思绪拉回到当年拜

岁的冻雨。这种感觉是久违的、
特殊的、温暖的。

拜岁，对于小孩子来说
还有一大乐处就是获得“拜
岁钿”。据说它可以驱邪避
祸，保佑孩子健康成长。主人
盛情款待客人后，主妇会将
“拜岁钿”塞给小客人，小则

一两元，多则三五元。

难忘那年去姐姐家拜岁，竟得到了 22.5
元的“拜岁钿”，这在当时可是一笔可观的收
入啊！15 岁那年，我去姐夫家做新舅。初四
姐姐姐夫来拜岁，初五父亲带着我去“回
岁”。一路沿着河坎走，左转右弯，手提包头、
水果、甘蔗等礼物。一到，姐姐便在她婆婆陪
伴下送来鸡蛋酒，而鸡蛋有六个之多。中饭，
他家的宾客都来作陪，客朋频频点箸“吃了，
吃了”，大家都十分客气。我胃口大，想多吃，
父亲眼睛的余光在扫着我，意即“不要多吃、
不能失态！”我也只好装客气，吃了两个钟头，
仍觉肚子是空的。晚上吃“暖锅”，我也只能
坐在大人堆里，吃得似饱非饱。掌灯时分，是
我这个新舅跪拜长辈的时刻了。“行堂”拿着
一条围裙来到灶前，在姐姐的婆婆面前摊了
围裙，“行堂”令我跪下，大势在即，我只能“扑
通”跪地，一连三下。婆婆连声说：“千岁长
寿，千岁长寿！”接着，姐姐的二叔公婆、三叔
公婆都依次跪拜过，赚了无数个“千岁长
寿”。次日早上去隔了好几幢大院的小叔公
家，公婆们避啊逃啊，终于被“行堂”逮住，受
了跪拜。这一拜，是隆重的、庄严的，也打下
了深深的时代烙印。

这一世代相承的习俗，随着时代的变
迁，其方式在不断演进，

但万变不离其宗，为
的 是 传 递 一 种 真
情 。 当 今 社 会 快

速发展变化，人
们 为 工 作 废 寝

忘食，为生计奔
走四方，但不能
忘 记 人 间 真
情，不要在遥
远的距离中割
断亲情，不要
在日常忙碌中
忘了真情，不
要 在 日 夜 拼
搏 中 忽 略 了
真情。

拜 岁
陈连清

拜 岁
陈连清


